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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识图APP在校本课程中的应用及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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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植物识图APP的开发为植物分类与识别提供了很好的便利，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利用，在高中生物教学及

校本课程中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本研究对形色、花伴侣、微软识花、花帮主等四款常用植物识图APP的识别特点及准确率进

行了比较与分析。在常见园林植物识别中，花伴侣准确性最高。应用植物识图APP来进行校本课程可以结合相关软件所提供的

资源，在植物资源的专业内涵与文化内涵方面有效拓展，同时在应用中也应当避免对软件的过度依赖，强调专业知识鉴定为

主，植物识图APP为辅的策略，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新智能工具在教与学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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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植物识别方式主要是借助植物检索手册进行查

找，虽然有利于学生掌握相关植物的显著特征，但对于课堂

教学来讲，枯燥无味、时间成本高且学生水平有限，无法达

到准确识别的效果。如今21世纪，科技发展迅猛，加快了智

能手机的普及，改善了网络环境，提高了信息技术。以智能

手机为平台的应用程序（Application，APP）蓬勃发展[1]。

利用手机进行移动学习（M-learning）正成为一种新兴的

学习方式[2]。2012年教育部制定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2011-2020）指出，加快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支撑高素质

技能型人才培养，推动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3]。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培养新时代技

能型人才是迫在眉睫的[4]。综合上述观点，随着智能手机等

移动设备的广泛普及，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应多运用科技的手

段来优化我们的教学效果，这些辅助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更快

更优的进行教学管理，与此同时，做好相关APP在教学中的应

用与评价，对伴随而来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并给出合理建议

也同样至关重要。

1.植物识图APP在校本课程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科技是把双刃剑，如果使用不当，伴随而来的还有一系

列严重而现实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过度依赖植物识图APP

当学生通过使用这些植物识别软件，他们就会被其快

速、便捷而又方便准确的特点所吸引，久而久之，就会变得

过度依赖它们。在看到一种未知的植物时，比起分析植物的

特征，然后利用植物检索表进行检索，他们更愿意选择直接

用随身携带的手机给植物拍张照片，随后上传到植物识图APP

中进行查询，这样很快就可以得到植物的名称以及简单的介

绍。所以，这样的查找方式因为简单方便，已经被大多数人

接受并使用[10]，并使用植物识图APP进行识别，这使得学生

对科属特征、大致分类等基础知识一无所知，从而没有打好

植物学的知识基础。如果没有这些植物识图APP的帮助，学生

们在面对一个未知的植物品种时就会显得手忙脚乱、无从下

手，有的甚至连植物的基本特征都不清楚。

（2）形成本末倒置的学习观

众所周知，我们在学习某种未知植物时不能只满足于

“认识”他们，更要“了解”他们的专业内涵，这才是植物

学习分类系统中的重中之重，在基本知识和技能还没有掌握

的情况下走“捷径”，比如在识别植物时，他们只知道植物

的名字，对植物的鉴定仅仅局限于叶或花的水平，不再继续

探讨植物更深层次的知识，如用途、分布等，这样的学习会

显得舍本逐末。

（3）学生借助植物识图APP的意识淡薄

虽然植物识图APP的具有快捷方便的优点，但在野外实习

期间，遇到未知植物，同学不是在窃窃私语就是希望老师能

够告知植物，很少有同学愿意借助植物识图APP来寻找答案。

因此，我们应提高同学对植物识图APP的认识程度，促进学生

借助识图APP，自己动手，找寻答案。在允许的情况下，可让

学生分别利用不同的识图APP进行识图并进行比较，让同学们

对植物识图APP有更加充分的认识。

2.植物识图APP在校本课程中问题的应对措施

（1）坚持专业知识鉴定为主，植物识图APP为辅

在校本课程开展的过程中使用植物识图APP首先要明确的

一点是，植物识图APP给出的答案并非准确无误的。植物识图

APP让处于蓬勃发展的起步阶段，中国地大物博，植物的种类

更是数不胜数，光是维管植物就超过30000种，加上一些植物

具有很近的亲缘关系，其中还存在一些植物的叶子高度相似

[11]。此时拍照的角度、光线、选取植物的部位、聚焦的侧重

点不同都会导致识别结果出现很大的不同。几乎每个软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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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供2到4个识别的结果，虽然可能性由高到低，但最终的

敲定仍需学生通过扎实的专业知识进行判断。

其次，植物识图APP的开发也是基于前人通过潜心专研，

利用严谨的专业知识和工具参考书而获得的相关植物分类，

我们学习植物学的根本目的并非认识一些常见的花草树木，

而是了解此类植物的主要特征，在实践的过程中初具植物识

别的能力。传统的鉴别方法是“授人以渔”，而植物识图APP

则是“授人以鱼”，因此植物识图APP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教

学方式，而不能成为主流。

专业知识鉴定与植物识图APP识别是相辅相成的。专业知

识鉴定出的新物种可以不断完善植物识图APP的功能，使植物

识图APP的覆盖面越来越广。而植物识图APP所具备的快捷性

则有效弥补了利用专业知识鉴定未知植物的繁琐复杂，从而

提高教学效率。

（2）通过实践自主选择识图APP

学生通过下载相关植物识图APP获得直观的、切身的使用

感受后再自主选择哪种APP用于学习，哪种APP用于生活。我

在调查各个植物识图APP的不同时，分别下载了“花伴侣”、

“形色”、“微软识花”、“花帮主”，经过使用我发现

在识别常见植物时，这四个软件识别的准确率除了“微软识

花”并无太大的差别，但“形色”和“微软识花”更适合一

些爱好诗句、文章的人，而“花帮主”和“花伴侣”由于

专业性较强，更适合于主修或研究植物的高校群体，“花伴

侣”及“花帮主”的准确率也明显高于“微软识花”和“形

色”，但两者又各有千秋，当识别常见园林植物时，“花伴

侣”以其庞大的数据库略占上风，但当识别野生植物时，帮

主则更胜一筹，在识别野生植物时显得更为专业。

本次的研究经历让我感触良多，让我切身体会到“纸上

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之句话的深层含义。随着无

线网络快速的发展，我们已经跨入5G时代，在这个高度信息

化的时代，人们和智能手机几乎是形影不离[12]，此时APP不仅

仅只是辅助教学可有可无、锦上添花的工具，更是我们这个

时代所应当好好把握的机遇。

阿尔文.托夫斯曾在其著作中提到，21世纪的文盲是不

懂得学习，不懂得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自己知识库的人，是

那些不具备21世纪素养的人。因此，我们应当紧跟时代的步

伐，尽管在此过程中，我们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会伴随而

来许多的新问题，但合理利用植物识图APP此类教育APP，将

其作为植物分类以及识别的辅助工具，将会有利于学生知识

面的拓展以及相关系统知识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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